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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风吹醒
刘友杰

! ! ! !醒了，是风叫醒的。一看对面悬在大
衣柜上的挂钟，还不到三点！
黑夜中，硬是被它活活晃醒了！
这股风，挺像自来熟的一位陌生朋

友，顺着北方俄罗斯高峻的山脉，奔过白
雪皑皑的内蒙古草原，直插华北，越过黄
河、淮河，又经由合肥被大雪压垮了的那
些公交候车亭，扑到了我的窗外！

它带着一股子倔劲，
使劲地晃动着窗棂，让玻
璃们都吓得哗啦啦地颤
抖，可怜巴巴地尖叫求饶。
我醒了，残存的睡意

朦胧全无，听着它在窗外呼呼大叫。
房内的空调没开，却躺在暖暖的被

窝里，因为有电热毯。静静的房间仿佛依
偎在整个大上海怀里，充满了带有朝气
的温度。
这股风尽管来势汹汹，一阵接一阵

地隔着玻璃呼叫，但似乎多少懂点礼貌，
尽量压低着嗓门。脑子里在映现着昨晚
的央视天气预报。屏幕上，那一把把小刷

子般的气象符号，像英雄胸前的密集奖
章，斜挎在中国版图的右手边。这一回，
算是又预测准了！

这情景似曾相识啊。!"年前，在淮
北淮河湾边一座叫后杨村的牛棚里，刚
落户的知青们蜷缩在一尺厚的麦穰上，
也是听着北风隔着稻草门帘子呼叫，还
不时地挤进来伸向躲在土坯床上的我

们，很吓人的。好在旁边的
黄牛、马匹给我们壮胆，根
本不理睬北风的这一套下
马威，一边照旧不紧不慢
地咀嚼着草料豆饼，一边

喷着粗气，给我们暂时安歇的牛棚里打
足了御寒的暖气……
现在的淮北农村应该早就没有了生

产队的集中牛棚，草屋也换成了一排排
石头砌到顶的瓦房。五叔五婶还健在吗？
二傻子娶成了媳妇没有？小队长小队会
计这对活宝现在又做啥子买卖了？
我问北来的风，它呜呜呼呼，像个舌

短的汉子，说不太清……

七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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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小鸟 速写 张定华

这个情景是每次乘地铁时都见到的! 几

乎所有年轻人总是低头埋在手机里" 即使是

应该情话绵绵的一对儿也不例外"哈#脑海里

留下深深的印象"于是就用炭笔捕捉下来!

春雨未必贵如油
纪忠鑫

! ! ! !“别人加好友一听说是微商
就秒删、秒屏蔽，我正好相反，平
时没事刷刷像逛街一样，尤其是
卖衣服和卖护肤品的。”

看到老妹发表这段言论时，
我的脑袋顿了顿，见了太多讨厌
微商广告的人，原来还真有把它
当网上商场逛的。老妹自己并不
做微商，但她的这段话告
诉了我：你的想法不能代
表别人，即使你和绝大多
数人一样。

我的一位高中同学，
已婚。本来在家乡有一份稳定的
工作，突然去考研。研究生毕业
后，又在离家十万八千里的城市
找了一份工作，辛苦打拼。两地分
居的夫妻二人，尽管现代交通发
达，去一趟也要一天。她的丈夫也

放弃家乡
国企的工
作，和她
一起去了
那个以悠
闲著称的城市，重新找工作，租着
逼仄的小房子，一切推倒重来。
双方的父母，包括我们这些
好友，都觉得这位女同学
太能折腾。放着家乡安稳
的好日子不过，考研也就
算了，还去那么远的城市
找工作。导致她的丈夫也

放弃好饭碗，跟着去吃苦。直到十
一放假，我们一起吃饭时还在劝
她回来。可是她的丈夫说了一句
话：“是她给了我出去的勇气。”
众人默然，是我们狭隘了。
《姥姥语录》里说过这么一句

话：“一个
人一个脑
子，不好
把自己的
脑子往人

家脑子上套。”
同事改吃素，当在食堂忽然

发现他盘子里全是素菜时，同事
淡然地说：“已经吃素两年了。”
是不是信了佛？没有。那是身体
不允许，还是为了还愿？常听说
谁谁为了生病的母亲、为了孩子
的未来许愿，愿望达成后，真的
终生吃素。同事笑：“没有，身体
没问题，也不是还愿，就是忽然
想起吃素试试？没想到自己真的
坚持下来了，还挺适应。吃多了
也不怕胖。”

有时怕是我们自作聪明，总

拿大多数人的想法去衡量所有
人。看见大龄女青年一直未嫁，就
觉得肯定挑花了眼，嫁不出去真
可怜。不知人家心里想着：有些夫
妻为了柴米油盐闹得不可开交，
一个人多自在。看见夫妇没有小
孩，就觉得肯定有问题。不知人家
主动选择丁克夫妻，省得熊孩子
吵吵闹闹。有房、有车、有稳定工
作的好生活，是一个皆大欢喜的
观念。可是生活还有很多冒险、很
多探索，很多自己想做的事、和大
众不一样的事。当别人作出不一
样的选择时，即使不理解，也不要
一厢情愿地认为别人在吃苦受
罪。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你觉得的，不是别人感受的。

纵使贵如油的春雨，农夫喜其润
泽，行人恶其泥泞。

有
所
不
为

陈
钰
鹏

! ! ! !很多人不注意自己的“登台亮相”动
作，当出现在别人面前时，往往做出一些
不恰当的姿势，致使对方获得一个关于
你的错误印象。但有些人说：“我习惯做
什么动作就做什么动作，哪来那么多规
矩呀！”其实不然，人与人打交道确有很
多规矩，生活在文明社会，必须讲究文明
和礼貌，要通情达理才能维持秩序。

不过也有不少人确实是因为不谙
熟个中的内容而闯了祸。如果有人非常
诚恳地想跟你说一件事情，但你却手中
拿着一件东西（比如一个手提包），包的位置在腹部，
把你和对方的联系隔断了，而你也没有将包放下或换
个部位的意思，那末对方会认为你对此事非常谨慎，
甚至冷淡，于是得出“你不想跟此事有任何关系”的结
论。在这种情况下，建议将东西从腹部移开，比如用手
臂夹住它。
不少坐办公室的人有经常看手表的习惯，有的是

为时间所迫，有的不过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而已。然而
这一动作在周围人（比如正在跟你说事的人）看来，是
一个明确的提示：你对他说的事一点不感兴趣，而且希
望他快点走开。倘若你真的有急事要
办，不妨委婉地明说，这样做比通过
看表暗示，效果好多了。

有一个与看表类似的动作也应
避免：当有人在跟你说话时，你却在
一个劲儿地从自己的衣服上“捉”去绒毛、线头之类的
劳什子，而且眼睛不断地往地下看，这种动作极易被人
误解成“对别人的话一点不感兴趣，但又不想明说”。
“摸自己的下巴”通常表示在沉思、捉摸和考虑问

题，如果你同时看着某一个人，那就会被人解释成“你
在暗暗端详和评价这个人”。当然，结论不一定是负面
的，但最好不要这样做。

为上司者都有一个习惯，坐在“老板桌”的后面喜
欢把双手放在后脑勺上，并让双肘向外撑———典型的
优越动作。但同级之间千万不要摆出这种显示傲气的
姿势。

双臂交叉放在胸前，多悠闲的样子，表示你很惬
意；此时正得意地观察着别人，说不定还能看到别人
出洋相。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傲气的姿态，建议最好
不为。
抓挠脖子或搔头摸耳，是没有把握、很想提问的姿

势，不过也很容易被误解成“说谎”，因此在与人说话时
不宜将手放到头上去做任何动作。

一边说话，一边玩衬衫领子，甚至把领口解开，这
是在透露“你觉得待在这里很憋气，想很快离开”。

总之，与人说话，应正面迎着对方，双手放在身体的
两旁，腰肩宜挺直，胸部微向前，有特殊情况，不妨直说。

奉
承

王

勉

! ! ! !人在这世上活一辈子，或多或少，总
讲过一些违心话。其中有些话，就是奉承
的话。
奉承是什么？讲文雅点就是恭维讨

好，讲好听点就是讲别人爱听的话、讲好
话，讲难听点就是拍马屁。礼节性的奉
承，是人情世故的一种常态。到亲朋好友
那里去喝喜酒贺新婚，不管那对新人颜
值如何，总要说几句“郎才女貌”“天作之

合”之类的贺词。别人带孩子来自己家玩，看到是胖乎
乎的女孩，就会说长得好可爱，一脸的福相；看到是又
瘦又黑的男孩，眼睛且不大，就会说，这小孩真精神，很
机灵啊。在朋友间，见到头发稀少的，心里在笑，嘴上却
说，太有智慧了，真是聪明绝顶。很多年前的上海人，对
这样的人还戏编了精彩对联，上联：南京路上没有草，
下联：聪明脑袋不长毛，横批：绝顶聪明。老得满脸是皱
纹，自己也不敢照镜子，有人说这是成熟的沧桑感；人
长得矮小，自己觉得出门也抬不起头，耳边会听到很有
面子的话：浓缩的都是精品。
这样的奉承，其实在人们的生活中大家也已习惯。

这样的奉承，一般都没恶意，却有着化尴尬为自然的神
奇。讨好的话，世上无人不爱听，奉承也就有了永远的
市场。一般的奉承，虽有点夸张，有些言过其实，但还是
在正常的人情中。
奉承过头，好话说尽，也就是所

说的阿谀奉承或曲意奉承，这是完
全的言不由衷极尽花言巧语甜言蜜
语之能事了，虽令人反感甚至作呕，
但有人听了，还是觉得很受用的。明
朝有部奇书名为《笑赞》，其中有这
样一个故事：一个气数已尽的秀才，
死后到了阴间，去见阎王。恰逢阎王
放了一个屁，奇臭难闻。才思敏捷的
秀才灵机一动，眼珠子一转，做了一
篇题为《屁颂》的赞美辞曰：“高竦金
臀，弘宣宝气。依稀乎丝竹之音，仿
佛乎麝兰之味。臣立下风，不胜馨香
之至。”阎王听了，不觉大喜，马上下
令给这个秀才再增加十年的阳寿。
于是，秀才又回到阳间，舒舒服服又
活了十个春秋。阎王内心又何尝不
知屁是何物？但还是欣然接受。因为
秀才深得“千穿万穿，马屁不穿”的
玄机。
奉承到了如此地步，可谓是拍

马术的登峰造极了。这样的奉承，古
往今来，从没断过。
有的时候，奉承是一种语言的

艺术；有的时候，奉承是一种取巧的
谋术。前者，是得法的赞美；后者，虽
有言不符实之嫌，但常有出奇之效。
坦率讲，大多数人是不会拒绝

奉承的。有时，明知对方讲的是奉承话，反会有窃喜之
感，脸上堆着笑容，摆手连说：哪里哪里，过奖过奖。即
使事后冷静回想刚才所闻是奉承之言，心里也不会去
反感，除非对方说的太离谱了。而那些实在离谱的奉
承，尤其是宁可牺牲自己自尊的奉承，不是别有用心，
就是谋有企图的。这种用心往往不可告人，这种企图有
着明确的指向。此时的奉承，无疑是裹着蜜糖的毒药，
越是甜到心里，越是中毒至深。那只狐狸，看到树上的
乌鸦叼着块肉，就拼命说好话，其目的无非是骗乌鸦张
嘴，然后获取垂涎已久的肉。黄鼠狼突然要去给鸡拜

年，挤出笑脸给鸡说尽
了拜年的吉祥之话，其
用意，还不是想把鸡当
作自己的一顿饱餐。
奉承之言是一种巧

话，目的是为了讨巧。奉
承又是一种势利，有时
顺势，有时趋势，有时攀
势，但都是为了程度不
同的利益与平衡。

起床气
聂学剑

! ! ! !孩子是最天真的。他们闹人
淘气，摆小性儿发脾气，都是由
衷的。这些气，来也快，走也快。
小小年纪，学得最快的当数偷懒
耍滑。比如早晨起床，总要在醒
来之后磨蹭一会儿。有时候，这
一会儿无止境地延长，就是不愿
起床，老家乡下叫它“起床气”。

特别是寒冷的冬季，这份
“起床气”表现得更为严重。我们
这里地处中原，说它是北方吧，
冬天这里不供暖，冷得无处可
逃；说它是南方吧，根本就没有
任何迹象可以与南方相比，万物
萧索，天寒地冻。大人、孩子都不
由自主地推迟了起床时间。

睡觉，是人生最天然和最隆
重的享受之
一。睡觉是

特别的一种状态，它必须非常投
入，不像吃喝拉撒那样，勉强不
得。由清醒转入沉眠，再由沉眠
转回清醒。饱睡一宿，蓦然醒来，
很多人是被定时闹钟叫醒的。带
有强迫的意思。于是，所有的智
能手机闹钟都有一个极其人性
化的设置，再小睡
一会儿。虽然留恋
温暖的被窝，但是，
还要强撑着穿衣起
床。“人生哪有多如
意，万事只求半称心。”我觉得在
这个宏大的叹息主题里，也包含
着“起床气”这个小小的无奈。

女儿读中学的那几年，每天
晚上都用功到深夜，早晨就怎么
也起不了床。在闹钟的铃声和我
们在门外的催逼声里，明明已经

穿衣坐起，但只要没有下床，她
还会重重地倒下。那股巨大的
“起床气”，摧枯拉朽一般，往往
卷土重来，致她屡屡迟到。远方
的阿姨写信给她，教导她一定要
克服困难，早点下床醒醒困，这
样才有精神开始新的一天。女儿

对“醒醒困”这个词
极为赞同，可是她
向我们求诉，她就
是醒不了“困”。只
要不下床，她就一

直沉浸在美好的睡眠里。
直到临近高考前的最后一

学期，她自己联系到一所封闭管
理、以严厉著称的学校里借读，
专门对抗自己的“起床气”。在那
里，闻鸡起舞，学校规定学生起
床时间不超过三分钟。他们组织

拍 毕 业
照，从集
中到解散，全年级两千名学生只
用了十分钟。

女儿打败“起床气”，也终于
胜利地迈出了人生第一步。读大
一，女儿在她手机的开机显示屏
上记载的一句励志鸡汤口号是：
“你连早起都做不到，你还能做
什么？！”言辞犀利，直指要害。可
是，无意间看到这句话，我不仅
又有些莫名的心疼。不是说女孩
子要富养嘛？“起床气”，在女儿
身上一定还会有，但不一定要与
它再作你死我活的斗争。知道努
力，就够了。“起床气”有时候也
是幸福的标志之一。珍惜这份
“起床气”，学会享受人生，这也
是必修课之一啊。

回首八十春
曹智堂

! ! ! !今年是我度过生平的
第八十个春节。对我们这
些老人来说，经历的春节
也是各式各样的。其中有
几个，印象尤为深刻。
我生长在海边，从小

爱吃海鲜，尤以黄鱼为最。
那年月，大、小黄鱼丰收，
市场价格低廉。十岁的春
节，母亲为我买了十
斤黄鱼，十斤面条，大
宴宾客，为我庆生。这
在我们家，也是第一
次。当母亲将一大盆
喷香的黄鱼面端上来的时
候，我高兴极了，情不自禁
跳上凳子，大言不惭、煞有
模样地发表“演说”：“我长
大以后一定要成就大事
业，回报……”还没等我说
完，就听到了背后的笑声，
扭过身去，我看到了姐妹
们嬉笑的脸色和父母亲慈

祥的面容，我顿时僵住了
……几十年过去了，黄鱼
面的味道也早就淡忘了，
但是父母亲那时的笑脸却
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而且随着我老了，感到这
形象反而越发清晰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

非洲津巴布韦度过的一次

春节，别开生面，也使我终
生难忘。那时，我在宝钢工
作，在何麟生厂长带领下，
随冶金部专家组在津巴布
韦钢铁公司当专家。当然，
由于工作忙、路途远等等
原因，不能回家过春节。这
也是我参加工作以后第一
次没有在家过春节。我们
这个专家组是我国改革开
放后派出的第一个专家
组，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派
出的第一个援外专家组，
所以怎样过好这个春节，
大使馆十分重视，筹划搞
一次宴会。请专业厨师，做
特色中国菜，遍请外宾，大
使馆还特地派人送来了茅
台酒。津巴布韦地处南半
球，春节时正是夏季，当地
有一种被称为“杰克兰大”
的高大乔木，此时，正盛开
紫蓝色的大花朵，非常漂
亮，也使我们这些身处异
国的人们感到了节日的温
暖。宴会由何厂长主持，酒
至酣处，人至情深，交谈欢
畅，气氛十分热烈。说实

话，在国外，当时这种场面
也是不多见的。我将我的
网球场上朋友、亦是钢铁
厂职工的弗妮莎夫妇，也
请来与我们一起欢度节
日。席间我熟悉的几位津
钢领导，纷纷向我翘大拇
指示意赞赏。当然，我们专
家组最终还是依靠工作成
绩，取得被援助国家
的尊重和感谢的。

临回国的那一
年，也是将临近元旦
和春节了，我们被邀

请参加了以津巴布韦国总
统穆加贝名义举办的国
宴，气氛同样热烈。这也是
我第一次品尝到津巴布韦
国宴的美味佳肴。在津巴
布韦的这两次迎新宴会，
都饱含着中国和非洲国家
人民的友谊，其场面和气
氛长留在脑海。
大年春节，寄托了我

们多少思念和祝福，以及
对春天美好的期盼。八十
个春才过，又迫不及待地
期待下一个春了呢！


